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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最早的人类诞生于动物群中， 他们从动物

群中走出来，虽不再与动物为伍，但为了生存与
发展，却依然要与动物同行。人类不仅要利用动
物的乳肉来强壮自己的体魄， 利用动物的毛皮
来抵御风寒温暖身体， 甚至还利用其畜力作为
劳役和交通的工具。 我们把动物为人类提供的
这些动物资源分为主产品和次级产品 (副产品)
两类， 主产品即动物终其一生只能一次性提供
的动物产品，如肉、骨骼与脂肪；次级产品则是
动物一生中可以反复利用的动物产品，如奶、毛
皮与畜力［1］。在原始社会里，通过狩猎和动物驯
化的阶段，就以“食其肉，寝其皮”的生活，由野

蛮逐渐向文明过渡。 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进程
中， 对动物资源产品的开发利用也在不断地升
级。伏羲驯六兽中曾提到，六畜有多种用途，如
马能拉车，牛能耕田，羊能做皮裘，鸡能报时，狗
能看家，猪能供食用。在国内传统的动物考古学
中，人们更多的是探讨家畜的起源、人类从动物
身上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近年来，人们对动物
次级产品利用的研究慢慢兴起，如李志鹏、戴玲
玲等对中原地区羊毛开发利用的研究等等 ［2］，
尚未有人对陕北农牧交错带出土羊骨资源利用

情况进行研究。 本文对位于陕北的神木县木柱
柱梁遗址出土羊骨的畜养和消费利用情况进行

分析， 以探讨农牧交错带龙山晚期羊的消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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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摇木柱柱梁遗址出土家养动物统计表

参 数

种 属

可鉴定标本数 最小个体数

数量（个） 百分比（!） 数量（个） 百分比（!）

狗 １７５ ６． ２３ ２０ １０． １５

驴 １０ ０． ３６ ２ １． ０２

马 ５９ ２． １０ ４ ２． ０３

家猪 ４８４ １７． ２２ ２７ １３． ７１

黄牛 ４７６ １６． ９４ ２２ １１． １７

山羊 ２２３ ７． ９４ ２５ １２． ６９

绵羊 ６５１ ２３． １７ ７９ ４０． １

羊 ７３２ ２６． ０５ １８ ９． １４

小计 ２８１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９７ １００． ００

用与中原地区的异同。
二、遗址概况
木柱柱梁遗址位于陕西神木县大保当镇野

鸡河村南约3公里的木柱柱梁北部缓坡上，毛乌
素沙漠边缘地带的沙地上（见图1），是陕北地区
首次发现龙山晚期最完整的环壕聚落， 发现有
环壕、房址、墓葬、灰坑等遗迹，为研究区域聚落
网络的布局、规模、生业等提供了基础资料。［3］

三、材料与分析
木柱柱梁遗址的动物遗存主要出土于生

活区的灰坑和房址中，墓葬中未有陪葬。羊骨
的出土材料数量见表1。绵羊、山羊均是以下颌
骨最多来确定最小个体数， 为了避免重复记
录， 无法鉴定种的四肢骨骨干均归到山羊亚
科，我们也用下颌骨来确定山羊亚科的最小个

体数。
本文主要通过对遗址畜群的构成、羊的死亡

年龄结构来探讨木柱柱梁遗址羊骨的利用情况。
1.畜群构成。即根据羊骨在遗址出土的动物

骨骼组成中所占数量比例分析。 我们对木柱柱
梁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了系统的鉴定和研

究，共计6961件标本，其中可鉴定属种的标本为
3003件，不可鉴定属种的残骨块（包括部分肋骨
和脊椎骨）为3958件。为了统计方便，对保存较好
的动物骨架标本，统一给1个编号，即不论可鉴定
标本数（NISP）还是最小个体数(MNI)皆为1。至少
代表36个属种的253个个体。我们对发掘出土的
动物骨骼的初步鉴定和统计表明， 整个遗址兽
骨中草原性动物是主体，主要以草原动物山羊、
绵羊、马、牛最具代表性。家猪材料相对较少，家
猪的数量是农产品剩余量的间接反映， 由此可
推想该文化农业发展相对滞后， 以饲养家畜的
游牧业为主。按动物地理区划，该遗址属于蒙新
区东部草原亚区。从表2可见，羊骨在家养动物中
无论是可鉴定标本数还是最小个体数所占的比

重均为第一， 可见羊在农牧交错地带的木柱柱
梁遗址先民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极其重要。同
时期中原地区农业发达的陶寺遗址 ［4］中猪骨却

位居第一，在农业发达地区扮演着重要角色。
另外，还采用了出土概率的统计方法，以探

讨羊被人类利用的普遍程度。 动物出土概率是
指遗址中出土羊骨的遗迹单位占所有发掘的遗

图1 木柱柱梁遗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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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摇木柱柱梁遗址出土羊骨统计表

属种 可鉴定标本数（ＮＩＳＰ） 最小个体数（ＭＮＩ）

山羊 Ｃａｐｒａ ｈｉｒｃｕｓ ２２３ ２５

绵羊 Ｏｖｉｓ ａｒｉｅｓ ６５１ ７９

山羊亚科
Ｃａｐｒｉｎａｅ Ｇｉｌｌ，１８７２ ７３２ １８

14



书书书

表 ４摇木柱柱梁遗址出土山羊肢骨的骨骺愈合情况

年龄级别 骨骼部位
愈合 ／愈合中
数量（个）

未愈合数量
（个）

愈合率
（!）

Ⅰ

肩胛骨远端 １６
肱骨远端 １８ ４
桡骨近端 ７
掌骨近端 ６
跖骨近端 ５
合计 ５２ ４ ９２． ８６

Ⅱ

掌骨远端 ４ １
胫骨远端 １８
跖骨远端 ３
完整指 ／趾节骨 ６
合计 ３１ １ ９６． ８８

Ⅲ

肱骨近端

完整尺骨 １
尺骨近端 ５
桡骨远端 ８ １
股骨近端 １
股骨远端 ２
胫骨近端 １
跟骨 ５
合计 ２３ １ ９５． ８３

书书书

表 ３摇木柱柱梁遗址出土绵羊肢骨的骨骺愈合情况

年龄级别 骨骼部位
愈合 ／愈合中
数量（个）

未愈合数量
（个）

愈合率
（!）

Ⅰ

肩胛骨远端 ９８
肱骨远端 ５６ １０
桡骨近端 ２９
掌骨近端 ４
跖骨近端 ７
合计 １９４ １０ ９５． １０

Ⅱ

掌骨远端 １５ ２
胫骨远端 ４０ ２
跖骨远端 ９
完整指 ／趾节骨 ９
合计 ７３ ４ ９４． ８１

Ⅲ

肱骨近端 ５ ３
完整尺骨 １
尺骨近端 ３５ １
桡骨远端 １６ ２
股骨近端 ４ １
股骨远端 ４ １
胫骨近端 ３ １
跟骨 ９ １１
合计 ７６ ２１ ７８． ３５

迹单位总数的比例， 即羊骨在整个遗址中的
分布情况。 木柱柱梁遗址中发掘的遗迹单位
数目共计263个， 其中240个遗迹单位中分布
有羊骨，出土概率高达91.25%，与中原地区的
孝民屯遗址、 郭家湾遗址的平均出土概率
77.1%［5］相比明显偏高，这也反映出中原农业
发达地区与陕北农牧结合地区对羊资源消费

利用的差异。
2.羊的死亡年龄结构。英国学者佩恩提

出［6］，通过对羊的死亡年龄结构分析，可以反
映出人们畜养和消费利用羊资源方式的异

同。如果养羊的唯一目的是产肉，则大部分
的羊会在产肉量最高的1.5-2.5岁左右被宰
杀， 仅保留少数公羊作为种羊繁殖后代。如
果养羊的唯一目的是产奶，则大部分年龄在
2个月内的公羊会被宰杀， 仅保留大部分母
羊作为产奶羊。如果养羊的唯一目的是产羊
毛，则大部分的成年个体被保留，但老年羊
容易掉毛，所以在6-7岁后会被大量宰杀。本
文主要根据羊的骨骺愈合状况、牙齿的萌出与
磨蚀状况来推断羊的死亡年龄。
不同部位肢骨，其骨骺愈合的时间亦不同，

也是判断年龄的依据之一。 根据骨骺愈合状
态，骨骺分为愈合、愈合中及未愈合。骨骺表面
看不到骨骺线的，记录为愈合；骨骺与骨干完
全分离的，记录为未愈合；骨骺与骨干没有分
离但能看到骨骺线的，记录为愈合中。记录中，
将愈合和愈合中的标本统计在一起。根据希瓦
对不同动物、不同骨骼部位的骨骺愈合时间的
统计［7］划分分成三个阶段，分别是Ⅰ（＜1岁）、Ⅱ
（1-2.5岁）、Ⅲ（2.5-3.5岁）。羊的肢骨3.5岁以后
骨骺全部愈合，因此，对于年龄大于3.5岁的羊，
我们只能依据全部肢骨的骨骺都愈合判断其

超过3.5岁，而具体的年龄无法判断。
从表3绵羊骨骺愈合情况的资料可以看

出,木柱柱梁遗址中很大比例的绵羊活到了成
年时期 ，94.81％以上的羊活过了 1 -2.5岁 ，
78.35％的羊活过了2.5-3.5岁，这与中原地区同
时期的陶寺遗址羊的骨骺愈合推断出羊的死

亡年龄结构非常相似［8］。这表明多数羊活过了

成年时期， 可能是因为饲养绵羊不仅仅是为了
获取肉食资源， 开发其副产品羊毛也可能成为
古人饲养羊的另一主要目的。

陕西省神木县木柱柱梁遗址羊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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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山羊各个年龄段的下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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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摇木柱柱梁遗址出土山羊下颌骨的年龄结构

标 本 数

年 龄 级 别

左 左 ＋右 右 合 计

数量（个） ％ 数量（个） ％ 数量（个） ％ 数量（个） ％

Ⅲ（６ ～ １２ 月龄） １ ７． １４ ３ １５． ００ ４ １１． ４３

Ⅳ（１ ～ ２ 岁） １ ７． １４ １ ５． ００ ２ ５． ７１

Ⅴ（２ ～ ３ 岁） ５ ３５． ７１ ４ ２５． ００ １０ ２８． ５７

Ⅵ（３ ～ ４ 岁） ３ ２１． ４３ ２ １０． ００ ５ １４． ２９

Ⅶ（４ ～ ６ 岁） ２ １０． ００ ２ ５． ７１

Ⅷ（６ ～ ８ 岁） ３ ２１． ４３ １ １００． ００ ５ ２５． ００ ８ ２２． ８６

Ⅸ（８ ～ １０ ＋） １ ７． １４ ２ １０． ００ ４ １１． ４３

总数 １４ １００． ００ １ １００． ００ １９ １００． ００ ３５ １００． ００

从表4山羊骨骺愈合的情况可以看出，木柱
柱梁遗址中很大比例的山羊活到了成年时期，
96.88％以上的山羊活过了1-2.5岁，95.83％的山
羊活过了2.5-3.5岁， 这表明多数山羊活过了成
年时期， 可能是因为饲养山羊不仅仅是为了获
取肉食资源，开发其副产品皮毛、奶也可能成为
古人饲养羊的另一主要目的。
骨骺愈合仅能判断其个体年龄是否超过

3.5岁，具体的年龄则根据牙齿的萌出与磨蚀状
况， 参考格兰特设计的记录羊下颌牙齿磨蚀级
别的方法，进行了详细记录。记录结果的年龄级
别分组参考李志鹏的分组统计方法 ［9］。木柱柱

梁遗址中可鉴定年龄的山羊左下颌骨共计14
件，可鉴定年龄的山羊右下颌骨19件，另外还有
残骨架1具。山羊的各个年龄段的下颌见图2，其
年龄结构见表5：
从图3的宰杀模式图看，除了幼羊，其他各

个年龄段的山羊在该遗址均存在， 一般在长期
居住的遗址会发现各个年龄段的羊， 暗示该遗
址有人类长期居住。

在通常情况下，羊大约在1岁半时肉量回报
开始下降，因此，如果养羊的主要目的是食肉，
那么遗址中出土的羊， 多数为处于最佳产肉年
龄1.5-2.5岁。如果养羊的目的是产奶兼产肉，那
么在产奶更重要与冬天饲料不足或成本很高的

情况下， 多数多余的羔羊会在6-9月龄被杀掉。
从表5可见，有11.43%的少年个体在6－12月时被
宰杀，34.28%的山羊在1-3岁时被宰杀， 大多数
的羊活过了成年， 可见饲养山羊不仅仅是为了
获取肉食资源， 开发其副产品奶及皮毛也是古
人饲养山羊的另一主要目的。

木柱柱梁

遗址中共出土

可鉴定年龄的

绵羊左下颌骨

共计64件，可鉴
定年龄的右下

颌骨76件，另外
还 有 残 骨 架 1
具。绵羊的各个
年龄段的下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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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山羊的宰杀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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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摇木柱柱梁遗址出土绵羊下颌骨的年龄结构

标 本 数

年 龄 级 别

左 左 ＋右 右 合 计

数量（个） ％ 数量（个） ％ 数量（个） ％ 数量（个） ％

Ⅱ（２ ～ ６ 月龄） １ １． ５６ ５ ６． ５８ ６ ４． ２６

Ⅲ（６ ～ １２ 月龄） １６ ２５． ００ １２ １５． ７９ ２８ １９． ８６

Ⅳ（１ ～ ２ 岁） １５ ２３． ４４ １９ ２５． ００ ３４ ２４． １１

Ⅴ（２ ～ ３ 岁） ９ １４． ０６ １ １００． ００ １９ ２５． ００ ２９ ２０． ５７

Ⅵ（３ ～ ４ 岁） ８ １２． ５０ ７ ９． ２１ １５ １０． ６４

Ⅶ（４ ～ ６ 岁） ５ ７． ８１ ４ ５． ２６ ９ ６． ３８

Ⅷ（６ ～ ８ 岁） ５ ７． ８１ ９ １１． ８４ １４ ９． ９３

Ⅸ（８ ～ １０ ＋） ５ ７． ８１ １ １． ３２ ６ ４． ２６

总数 ６４ １００． ００ １ １００． ００ ７６ １００． ００ １４１ １００． ００

羊的年龄结构见表6：

从表6出土绵羊下颌骨的年龄结构可见该
遗址中，2-6月龄的绵羊仅占4.26%，也可能暗示
该遗址的绵羊可能是当地饲养的。 从图5可见，
各个年龄段的绵羊在该遗址均存在。 木柱柱梁
遗址中出土的动物数量比以往陕北地区同时期

的其他遗址动物数量均庞大，如石峁遗址［10］、榆
林新机场火石梁遗址 ［11］等。木柱柱梁遗址是一
个完整的环壕聚落， 环壕具有防御与界沟的功
能，与城墙功能相同［12］。从遗址中各个年龄段绵

羊与山羊骨的存在、出土动物数量之多，加之其
为环壕聚落这三方面的因素， 说明该遗址是一
个长期居住的遗址。
木柱柱梁遗址中44.68%的绵羊是在1-3岁

被宰杀的， 符合佩恩提出的以产肉为主的宰杀
模式，31.21%的绵羊活过了成年期，暗示有羊毛
的开发利用。 有19.86%的绵羊在6-12月龄被宰
杀，古人言“羊皮裘，母贱子贵”，羊皮做裘是乳

羊 胜 于 成 年

羊。可见，古人
宰羊获取最佳

肉质资源的同

时， 也收获了
最佳品质的羊

皮 来 御 寒 被

体。 佩恩提出
的宰杀模式是

理想状态下的

单一资源利用

模式， 古人养
羊的目的通常

不仅仅是产肉

或者产毛，而是多方面资源的利用。国外学者认
为在距今约6000年时， 中东地区的家养绵羊在
驯化不久之后就已经开始利用其次级产品 ［13］。
在原始社会里，通过狩猎和动物驯化的阶段，就
以“食其肉，寝其皮”的生活，由野蛮逐渐向文明
过渡。羊肉及皮毛的利用，在衣食生活中居有很
重要的地位。 尤其是羊毛和皮裘早已成为古人
御寒被体的衣着原料。综上所述，农牧结合地带

图4 绵羊各个年龄段的下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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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绵羊的宰杀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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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木柱柱梁先民们饲养绵羊， 不仅仅是为了获
取其肉食资源， 羊毛和羊皮的利用也是他们养
羊的另一目的。 而同时期农业发达的中原地区
的遗址如：陶寺遗址［14］、新砦遗址［15］都存在以开

发羊毛为主要目的养羊经济。
四、小结
通过对神木县木柱柱梁遗址出土动物遗存

鉴定和分析， 特别着重对这批材料中羊的骨骼
遗存进行了细致分析，所得结论如下：
陕北农牧交错带的木柱柱梁遗址中， 家羊

在家养动物中无论是可鉴定标本数还是最小个

体数所占的比重均为第一， 不同于中原农业发
达地区中家猪扮演着肉食来源的重要角色。
木柱柱梁遗址中羊骨的出土概率高达

91.25%， 羊的普遍消费和利用程度明显高于中
原农业发达地区。
由山羊的死亡年龄， 表明木柱柱梁的先民

们饲养山羊不仅仅是为了获取肉食资源， 开发
其副产品奶也可能成为古人饲养羊的另一主要

目的。
由绵羊的死亡年龄， 表明木柱柱梁的先民

们饲养绵羊，主要是为了获取其肉食资源，羊毛
和羊皮的利用也是他们养羊的另一目的； 而中
原农业发达地区养羊的主要目的是开发羊毛。
从遗址中各个年龄段羊骨的存在、 出土动

物数量之多，加之其为环壕聚落遗址，说明该遗
址是一个长期居住的遗址。
木柱柱梁遗址仅仅是农牧交错带地区的冰

山一角， 要更全面地了解中原农业发达地区眼
农牧交错带对动物资源利用方式的异同， 还需
要对更多遗址的动物遗存资料进行分析。 值得
一提的是该遗址中大量家山羊的出现， 为研究
羊在我国的传入路径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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